
楔子 悔不當初 

陰風陣陣的牢獄，牆面青苔斑駁，空氣透著股霉味，雜亂的乾草堆上擺放了八樣

佳餚、一壺好酒。 

忽明忽滅的火光下，姜岱陽背靠著冰冷牆面，他的雙手雙腳銬著沉重的鎖鏈，鬢

髮凌亂，瘦削憔悴的臉上一片黯淡，佈滿血絲的雙眸怔怔望著為他送上最後一頓

飯的女子。 

她一身素色長裙，如墨長髮僅以一淺藍緞帶繫起，精緻的五官同樣素淨，更襯托

出她清雅絕倫的氣質。 

她是方家的童養媳，更是他的青梅竹馬，他從小暗戀，長大後也一直放在心裡深

處的女子，即使後來娶妻，他對她的情深眷戀從未減過一分。 

多年未見，她出落得如此美好，而他，衣衫髒亂、狼狽難堪。 

呂芝瑩看到形銷骨立的姜岱陽，強忍住心痛，輕聲開口，「爹爹與娘親，還有大

哥都很關心二哥，也想來看看二哥，只是我們再怎麼疏通，上面也只允許一人來

送二哥，所以就由我代表來送——」她聲音哽咽，想到他明日就要被斬首，「最

後一頓飯」這幾字終是難過得說不出口。 

姜岱陽眼眶濕潤，心口堵得慌，千言萬語鯁在喉頭，酸澀得說不出話來。 

回想這短短的二十七年人生，親生父親姜侑在他年幼時，因欠債晨光茶行老闆方

辰堂上萬兩銀，又見方辰堂的獨子方泓逸體弱多病，在返京述職時，荒唐的將他

這庶子送給方辰堂當養子，還直言，「我瞧逸哥兒活不了幾年了，陽哥兒就送給

方兄當養子，方家也算後繼有人，當然，欠的債就兩清了。」 

方辰堂為人厚道，即使氣到不行，還是留下他，教育他、養育他。 

可惜自己個性要強，總是惹禍，血氣方剛的在十六歲那年向呂芝瑩告白被拒，又

再次聽到方辰堂怒斥他桀驁個性不能經商，一氣之下離家出走，立誓要闖出一片

天。 

事實證明，不過六年他就做到了，日進斗金，意氣風發，生意遍佈大江南北，連

遺棄他的姜侑都找上門請他幫忙，之後還幫他娶了官家千金為妻。 

當時他人生一帆風順，雖然再也沒有回去方家，但心裡總埋著一根刺，他知道養

父母一家都看不起他，於是他常常藉著同在生意場的一些友人有意無意的送出消

息，讓方家知道他過得有多好，甚至還故意使絆子，讓與方家競爭的茶行搶走方

家生意。 

他驕恣自傲，想要方家人也像姜侑一樣趨炎附勢的來求他、巴結他。 

甚至在方泓逸與醫治他的女大夫成親，捨棄童養媳呂芝瑩時，他亦生出別樣的報

復快感，自負的認為呂芝瑩拒絕自己，一定悔不當初。 

但他錯了，大錯特錯，是他心態扭曲，從不自省，如今才落得被親生父親設計成

了朝堂鬥爭下背鍋的蠢貨。 

他的親信不知砸了多少錢見到他，告知姜侑犧牲他，在外贏得大義滅親的美名，

而從他風光後就不曾聯繫的方家，卻四處奔波，為的是要給他疏通出獄。 

親信還透露另一件事，當初他年少離家能賺到錢，也都是方家在暗中幫忙之故。 



可笑啊，他錯得多離譜！ 

姜岱陽看著呂芝瑩，喉頭仍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呂芝瑩如今已是茶行主事，她整理了情緒，面對俊朗不再的二哥，嚥下到口的嘆

息，「爹爹要我跟二哥說，咱們一家人都會日日祈福讓二哥下輩子托生在好人家，

別再這麼心氣不順的過日子，最苦的還是二哥自己。」 

姜岱陽一怔，原來嚴肅的養父一直都知道他潛藏在內心深處的怨懟心結，及被親

生父母遺棄後的自卑。 

方家才是他真正的家人，可他不曾感恩圖報，反而恩將仇報…… 

他再也受不住濃濃愧疚，低頭痛哭，「嗚嗚嗚——」這哭聲有懊悔、愧疚、不甘、

遺憾、難堪，及太多太多混雜不清的情緒。 

見他似稚子般嚎啕大哭，呂芝瑩眼中也泛起淚光。這些年二哥風光無限，卻時不

時給家裡添堵，養父母從不曾怪罪，連叨念一句都沒有，然而一出事，方家老小

為了解救他，尋著各管道奔波，即使受騙仍是沒辦法將他救出牢獄，這些種種，

在見到他不成人形的瞬間，她心裡有再多怨懟也消失了。 

半晌，姜岱陽的哭聲漸緩。 

「我該走了。」她輕聲開口。 

「等等。」他的聲音沙啞難聽，抬起頭，淚眼凝睇眼前人，「請妳代我跟爹、娘、

大哥說，岱陽有愧，對不起他們，此生恩，來世償。」他陡地跪地，重重的磕頭。 

她嚥下鯁在喉間的硬塊，「好，我會轉述。」 

「最後——請瑩兒回答，我此生最後一個問題。」他抬起頭，深深凝眸，出口的

每一個字卻艱澀無比，「如果……如果妳不是大哥的童養媳，那一年，我跟妳表

白求娶，妳可會應嫁？」 

她一愣，沒想到他此生最後一問竟是她的終身。 

其實她是喜歡過他的，兩人一起長大，他個性爽朗，有理想抱負，越挫越勇，只

是對她的喜歡告白，她卻是不信的，從小到大，他事事都與大哥爭，輸多贏少，

口中說著喜歡她，不過是想跟大哥爭奪的心態作祟。 

她沉沉的吸了一口長氣，幾近低喃的反問，「二哥何不先自問，自己有多優秀，

或是做了什麼值得我心儀的事，會讓我喜歡到不顧童養媳的身分，願捨棄養父母

的疼寵、大哥的無聲呵護，罔顧世俗目光同你一起離開那個溫暖的家？」 

姜岱陽一怔，看著她清澈的眸光，來回咀嚼她的話，他苦笑，頓時明白了，一切

都是他的問題，從來不是她願不願意愛上他，而是他值得她拋棄所有來愛他嗎？ 

呂芝瑩離開了。 

翌日，斷頭台上，一柄鋼刀明晃晃閃過姜岱陽眼前，剎那間，痛楚襲來，喉頭鮮

血噴濺而出。 

此生，有關姜岱陽的所有恩怨情仇皆隨風而逝。 

第一章 改頭換面 

夜色如墨，穆城方家籠罩在一片靜謐的黑暗中，庭院深深，在柏軒院的屋子裡，

夜風拂入，將桌上燭火吹得忽明忽滅。 



拔步大床上，姜岱陽睜開眼，一愣，看著床頂的承塵，有些恍惚，他不是死了嗎？ 

他下意識的摸了摸脖頸，好好的？ 

姜岱陽飛快坐起身，低頭看著身上蓋著的繡著瑞草雲紋的被褥，眉頭一皺，再抬

頭看向正前方茶几上方的一只包袱，又是一怔。 

他再環視屋內，圓几上方有一只三彩山水瓶，再過去則是楠木雕花衣櫥，這越看

越熟悉的屋子不正是他年少時在方家的房間？ 

他眼睛倏地睜大，想也沒想就跳下床，衝到銅鏡前，看著鏡中青澀少年的俊美面

孔，神情恍惚，這、這是怎麼回事？ 

他看著鏡子、看著自己的手，在獄中的自己多日未進食又被嚴刑拷打，傷痕累累，

骨瘦如柴，人不似人，鬼不似鬼。還有，他被斬首了，利刃砍進皮肉的劇痛，他

一想到頭皮仍舊發麻。 

然而，他怎麼——怎麼就回到年少時？ 

作夢嗎？是夢也好，他想再見見養父母，見見他心尖上的人兒。 

顧不得光著腳，姜岱陽轉身就往門口走，手背不經意劃過什麼，傳來一絲痛楚，

他皺眉低頭，看到桌邊有一小瓷片，再低頭，地上有摔破的茶杯，抬起手背，只

見那道割傷很淺，但滲出血絲，痛感很真。 

他的心跳陡地加快，這……不是夢嗎？ 

姜岱陽再次奔回鏡前，望著鏡內少年眉宇間隱隱的戾氣，眼眶紅了，熱淚一滴滴

落下，滴落在手背上的感覺是那麼清楚，雙手不由捂著狂跳的胸口。 

他活了，不，他重生了。 

姜岱陽從鏡子內看到那只包袱，是了，就是這一夜，養父又狠狠訓他一頓，說他

好高騖遠，性格不能經商，他大為光火，想離家獨自闖出一片天，讓瞧不起他的

方家上下都知道他們錯了。 

但要離開，他唯一捨不得的就是呂芝瑩。 

呂芝瑩不是方家人，卻是方家中唯一看得起他的人。 

她是茶農呂森的女兒，養父初時創業時，一批茶葉出了問題，是呂森及時救援才

沒損及商譽，也是那一次，「晨光商行」在業界站穩，後續的發展更為順利，及

至後來成為穆城數一數二的茶商之一。 

只是呂森與妻子一次外出，馬車墜崖，雙雙離世，僅留呂芝瑩這個三歲稚女。 

養父念恩，收她當童養媳，視若親女，方府下人莫敢輕視，對她極為尊敬。 

他年長她四歲，在親生父親將他扔給養父抵債後，成為她名義上的二哥。 

時光如箭，這一年，他十六歲了，她十二歲。 

他從下人口中得知養父準備在她及笄時讓她跟大哥成親，也就是說，他只有三年

時間可以讓他們刮目相看，將她許配給他。 

大哥都二十二了，仍體弱多病，怎是她的良配！ 

他急於做出一番豐功偉業，仗著晨光茶行的光環，硬是以低價簽約五年，收購嶺

南幾家茶農的茶葉。 

此破壞行情之舉引起其他茶商不滿，這幾家茶商遂聯合起來去搶購其他茶山的茶



葉，引發一連串的茶價波動。 

養父劈頭蓋臉的當著不少人的面前狠訓他一頓，讓他臉面盡失。 

他氣忿不滿，要離家出走，可他捨不得呂芝瑩，想到了私奔，於是找了她，急呼

呼的吼走她屋裡的丫鬟，跟她說他喜歡她，想娶她，只要她願意跟他走，他一定

會讓她成為富太太，享受一生的榮華富貴。 

十二歲的呂芝瑩婷婷玉立，已跟著養父打理茶行，在外一貫沉靜內斂，但對親近

的家人仍如幼時的慧黠靈動。 

可在聽完他的表白後，她嬌俏神情收起，變得嚴肅，口氣更是硬邦邦，「二哥今

日的胡言亂語，我會全部忘記。」 

她嚴正拒絕了！他似被人由頭澆了一盆徹骨冰水，難堪又難受，更多的是不甘及

怒火，一路衝回房間，一股腦的收拾行囊，因口乾舌燥喝杯茶水，又氣不過的砸

了茶杯出氣，落在桌上及地上的瓷片就是因此而來。 

姜岱陽低頭看著乾涸的傷口，巨大的喜悅衝進心房，眼中滾燙的淚水落得更兇。 

這一晚，便是離家的那一晚。 

後來他成功了，意氣風發，毫不在乎的捨了方家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丟失的是無

價之寶，也不知他的成功之路最初就是由方家人為他鋪陳幫扶，若沒有他們，他

根本沒有能力成為一大富商。 

眼下什麼事都還沒發生，姜岱陽知道他有了重來一次的機會。 

經過上輩子的歷練，他有手腕本事，但他要做的更多，絕不再驕恣自滿，自以為

是，行事高調處處惹禍，得罪更多人。 

他深吸一口氣，拭了淚水，走過去將包袱塞回衣櫃，穿好鞋子，這才開口喊了小

廝袁平進來，「將地上收拾了。」 

袁平是養父給他的隨侍，十七歲，忠厚木訥，不善言詞，他對袁平的態度一向不

好，但袁平卻是個忠心的，上一世他遇難入獄，在其他管事都怕事遠離時，他仍

想盡辦法要進牢探視。 

袁平邊收拾邊皺眉，也不知是不是自己多心，總覺得主子看他的眼神不太一樣？

還有，眼睛紅紅的，是哭了？ 

姜岱陽一見他困惑神情，想著自己的表情，心裡一驚，神情瞬間一變，如往常一

樣不耐煩的粗聲道：「動作快點，去弄水來，少爺我要洗澡睡了。」 

「是，少爺。」袁平不敢再打量，急急的出去忙活了。 

姜岱陽一夜未睡，他心裡開始計較，重生的日子要怎麼過。 

 

 

翌日，用完早膳，姜岱陽步出柏軒院。 

方家經營茶行已有十餘年，佔地寬廣的老宅院因此擴建多回，認真說來，佔了寶

慶大街六個鋪面，茶行的店面、庫房等都劃在前院，中庭的亭台樓閣則為品茶雅

間，用來招待貴客。以居中的人工湖為界，湖後方則為方家私宅，造景假山及滿

園的蔥鬱花木，曲橋旁的一片芍藥開得正盛，景色一如姜岱陽記憶中的模樣，每



走一步，他就覺得心跳如擂鼓。 

此時姜岱陽站在曲橋上，目光落在東邊養父母所居的滄水院，大哥住在西邊的軒

格院，呂芝瑩則住在離滄水院不遠的湘南閣。 

各院間桃李成蔭，但開朗疏闊，間以花園、迴廊、奇石造景及花架石桌椅，處處

皆是風景。 

袁平站在姜岱陽身後，偷偷覷他一眼，怎麼主子又失神了？ 

姜岱陽眼眶微紅，深吸一口氣，循著記憶前往滄水院。 

養父嚴以律己，即使成為大茶商，依然不好女色，與養母感情極好，府裡沒有任

何妾室庶子。大哥出生體弱，近年來由葉瑜這個女大夫為他調理治病，身子骨雖

說好了不少，然而染病的消息依然不間斷。 

商場逐利，有些人為討好養父，搜羅美人相送，都被養父不假辭色的拒絕了，幾

回後，外人識相的不再送美人。 

心思翻轉間，他已來到滄水院。 

一見到混不吝的二少爺，院門前的青衣婢女連忙上前行禮，一名嬤嬤更是快一步

掀簾進屋，再出來時才對著姜岱陽道：「老爺、夫人請二少爺進屋子。」 

這位古嬤嬤是方辰堂的妻子孫嘉欣的奶娘，總是笑眼瞇瞇。 

姜岱陽性子硬，上一世總是愛理不理，眼下他下意識的向她點個頭，惹得她一愣。 

他腳步未歇的越過古嬤嬤進屋，袁平則留在屋外，與她大眼瞪小眼。 

主屋的擺設富麗雅致，姜岱陽知道這屋裡的一切都是養母親手佈置。 

方辰堂夫妻已經用完早膳，圓桌上也已收拾乾淨，添了茶香。 

姜岱陽看著正在為養父整理衣服的養母，即便已有心理準備，此時再見，他喉頭

哽結，眼睛鼻酸，連忙低下頭掩飾此時的激動。 

「陽哥兒這麼早就過來請安了。」 

孫嘉欣明眸丹唇，言談舉止磊落大方，不似一般拘禮的夫人。 

她一手為丈夫整理衣襟，不忘給丈夫使個眼色，要他態度稍微放軟些。 

這養子與貼心的養女大不同，心高氣傲，聽不得丈夫說的實話，不屈不撓，時而

頂撞，她雖努力打圓場舒緩氛圍，但養子的牛犢子脾氣實在不是普通的暴躁，與

同樣嚴謹好面子的丈夫硬碰硬，養子吃虧多，但仍是撞牆不回。 

方辰堂下意識輕哼一聲，卻接收到愛妻的挑眉一瞪，他瞳眸微閃，想到愛妻昨晚

提醒，他這當老子的再這麼叨念下去，桀驁不馴的二子鐵定會收拾包袱逃家，到

時候不知是誰會牽腸掛肚，悔不當初？ 

又想到一大早柏軒院送來的消息，臭小子昨晚還真的整理了包袱，他抿抿唇，淡

淡的開口，「用過膳沒？」 

姜岱陽待內心翻騰的情緒平穩些，方才啞然開口，「父親、母親，川玉用完膳了。」 

聞言，夫妻倆飛快對視，這小子說話都是用「我」自稱，川玉是他生父為他取的

字，他從沒掩飾他有多討厭這二個字，現在怎麼？ 

方辰堂蹙眉看著養子，姜岱陽屏息不敢說話。 

方辰堂五官極為精緻，比女子還漂亮，因而刻意蓄鬍，在外形象氣勢懾人，皆是



一派強人風範，不好靠近。 

在姜岱陽眼裡，養父一雙狹長鳳眼一瞪，這氣勢就夠讓人怯懦，再加上脾氣硬，

油鹽不進，不好相處，交好的友人不多，不過他做生意有誠信、有原則，童叟無

欺，連帶的也將茶行商譽帶到極高的位置。 

孫嘉欣回身示意渾身緊蹦的姜岱陽坐下，讓他喝茶，隨即跟丈夫談起接下來幾日

與幾家夫人出遊等生活瑣事。 

姜岱陽靜靜聽著。 

孫嘉欣是個很特別的人，性格爽朗，廣交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不止商界，就連

官場的夫人小姐都特別愛來找她喝茶聊天或商量事情、討主意，可以說人見人愛，

花見花開。 

她出身大戶商家，因得父親寵疼，父親出外做生意皆將她帶在身邊，故比尋常鎖

在深閨的女子眼界都寬，歷練也多，隨口一來就是故事。 

出乎夫妻倆意料，兩人談著事兒，在過往，這小子可沒多大耐心，這回竟靜靜坐

著，再見他那雙漂亮狹長的鳳眼微紅，帶著點思慕及愧疚？ 

孫嘉欣一挑眉，想也沒想就看了窗外一眼，沒下紅雨啊。 

姜岱陽自然看到養母那半開玩笑的一眼，暗暗調整呼吸。 

重生不過幾個時辰，他思緒起伏太多，更有許多難以形容的複雜情緒，此時此刻

可以靜靜的聽著他們話家常，他感謝上蒼給他再來一次的機會，也在心裡再次起

誓，這一次他絕對要當個好孩子，不讓他們擔心。 

夫妻倆僅是頓了一下，又聊起呂芝瑩，今早天剛泛魚肚白，小姑娘就帶著兩個丫

鬟及茶行二管事出發到青州，五天後才會回來。 

聞言，姜岱陽眉頭一擰，聽來這是早就排好的行程，而他人在方家卻絲毫不知，

昨夜還纏著呂芝瑩說了那些話…… 

他的確太自私，也太自以為是，口口聲聲說著喜歡，但連她在做什麼都不清楚，

難怪她拒絕了他。 

姜岱陽捧起茶杯喝了口茶，嚥下口中的苦澀，放下茶杯，起身向養父行禮，「昨

日川玉衝撞父親，怒不可遏下收拾包袱想離開，可收拾完才發現天下之大，竟無

川玉容身之處……」坦言自己昨晚的所為，因為他知道再來的改變必得有個合理

的藉口，「川玉一夜無法入眠，思及過去種種，愧疚襲來，反思一晚，決定痛改

前非，請父親、母親原諒川玉過往幼稚莽撞之言行，川玉日後一定謹言慎行，務

實的學習商道。」 

「你這小子是魔怔了嗎？一口一個川玉。」孫嘉欣一挑柳眉，半認真半開玩笑的

說。 

姜岱陽俊臉有些燒紅，但仍拱手回答，「小子是澈悟。」 

哎喲，孫嘉欣忍俊不住笑了，「好，很好，不過可別只澈悟一天喔。」 

「一定。」 

方辰堂錯愕的瞪大眼，這要是以前，愛妻調侃，這小子絕對像被點燃的炮竹，氣

呼呼的轉身就走，現在卻執禮不動？ 



他忍不住暗暗給愛妻使了眼神，這小子莫不是中邪？ 

姜岱陽看到養父母交換的神態，內心苦笑，前世的自己是惹禍大戶，什麼道理都

聽不進去，時不時就得罪人，還因自卑心作崇，自己錯了卻比別人兇。 

「川玉再三深省，過去辜負父親及母親的教養，川玉不願如此混不吝的虛度光陰，

故而想請父親將杜師傅再找回來教習武功。」語畢，他再一次抱拳行禮。 

夫妻倆對視一眼，眸中都是訝異。 

由於長子體弱多病，他們找來鏢局的杜師傅教他習武，鍛鍊身體也好，無奈一年

年過去，長子能不生病就好，哪有氣力練武？ 

後來年僅六歲的姜岱陽進了方家，小傢伙長得虎頭虎腦，還隨著護院學了拳腳功

夫，因被生父丟包，脾氣壞，動不動就出手揍人，下手又沒個分寸，方辰堂幾回

懲罰下也怒了，請來杜師傅壓著他學武，讓他累到沒力氣去闖禍。 

姜岱陽心不甘情不願，但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後來又察覺到學功夫好，還

能取巧逃過一些懲罰，日後還真的扎實學起功夫學。 

只是他心思重，對外人敏感，又帶著戒心，武功越來越好，一次在外跟一家茶行

少東打架，差點沒將人揍死，方辰堂便讓杜師傅離開，就怕他再學下去真會出人

命。 

「習武又要學經商之道？你這小子真正想的是習武吧。三年前我讓杜師傅離開，

你就將一屋子的茶壺杯具全砸了，大吼著我就是見不得你好，要將你喜歡的人事

物都推得離你遠遠的，因為我是被迫收養你的。」方辰堂面無表情的看著養子。 

姜岱陽頭越垂越低，是濃濃的羞愧啊。 

「我昨天說了那麼多，你就想到一番冠冕堂皇的話來敷衍我，順你的意讓你繼續

習武，是怎樣？以後不想聽訓，施展功夫就走人，反正我也打不過你。」方辰堂

眼裡是濃濃的失望。 

長子先天體弱，且對茶行經營沒興趣，因此儘管收養一事是被迫的，他卻是真的

用心在栽培這個養子，可養子卻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次次讓他失望。 

「父親，我是認真的，不管習武還是學習商道，日久見人心，請父親給我機會，

定能看到我的決心。」姜岱陽神情更為誠摯，但緊緊攥拳的手還是不小心透露出

他的緊張與渴望。 

若照前世軌跡，他有信心及把握能創造前世榮景，可是他捨不得離開方家，眼下

能與他們說話，是上蒼再給他一次機會，讓他能享受親情，他想多留在他們身邊

兩年，享受這樣的幸福。 

習武亦是他深思一夜的考量，前世在經商應酬中，他因脾氣暴與人打過幾次架，

也遭了幾次暗算，他受的傷其實都不算輕，一次甚至離死不遠，當時他就想著，

若繼續習武，便不會這麼淒慘，眼下有機會重來，當然得好好把握，何況那幾個

人日後若有機會碰到，他當然得「回報」他們。 

方辰堂就著透過窗櫺的陽光打量著養子，姜岱陽正值年少，心高氣傲，眉宇間總

是帶些桀驁之色，周身氣息也帶著難言的孤傲，對人滿是防備。 

然而此時，他那張俊俏臉上雖仍有未曾脫去的少年稚氣，但眼神平靜而誠摯，氣



質也大不同，不過一夜啊…… 

「罷，你所求，為父准了，你先回去，為父做好安排。」 

「謝父親、母親，我先出去了。」 

姜岱陽再行一禮，走出去後，想到養父那雙洞察世事的眸子，他只覺得後背濕了

一大塊，他知道自己處事得更穩妥些，重生的事太匪夷所思，這個祕密是誰也不

能說的。 

「怎麼回事？這小子變得很不一樣。」方辰堂忍不住撫鬚道。 

「你罵那小子那麼多年，他也差不多該被你罵醒了。」孫嘉欣說得理所當然，但

心裡其實還有另一個答案。 

方辰堂外頭還有事待辦，便先離去。 

孫嘉欣移身到偏廳，家裡人口再簡單，她也得管中饋，讓各院管事嬤嬤來稟事後，

她吩咐一番，便讓眾人散了。 

夏風暖暖，她懶洋洋的斜靠在軟榻上，古嬤嬤有一下沒一下的替她搧著風。 

「夫人稍早回答老爺問題時，心裡不是真的認為二少爺是被老爺罵醒的吧？」 

「知我者，嬤嬤也。」孫嘉欣嫣然一笑，「少年情懷總是詩，他在瑩丫頭那裡栽

了個大跟頭，應該是愛情讓他成長了。」 

方府上下就沒什麼事能逃出她的耳目，昨夜少年剝心表白的情話早已傳到她耳裡。 

古嬤嬤微笑，她自然也是個知情者，只是……「夫人不準備插手？」 

姜岱陽內在敏感自卑，對外莽撞霸道的個性，認真說來，一點也不適合早熟純善

的呂芝瑩。 

「我插手做什麼？兒孫自有兒孫福，何況哪個少年不思春，瑩丫頭相貌好，個性

好，又有才情，小子年少氣盛，要沒動心才是他沒眼光呢。」她口氣滿是驕傲。 

古嬤嬤執扇的手一頓，脫口問出，「夫人是樂觀其成？」 

孫嘉欣露出一個神祕的微笑，沒有正面回答。 

 

 

軒格院的主屋裡，葉瑜坐在床邊，擰眉看著喝了藥，好不容易才睡著的方泓逸。 

她一直都知道他長得極好，即使病中憔悴，也有一種病弱的柔美，一個男人長成

這樣已是麻煩，但個性更麻煩，不喜出門，不想接觸外人，她這幾年也問了師兄，

這種自閉也是一種心病，恐懼外界的心病。 

她有心治療，卻無從下手，更何況她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留在他身邊的時間不

長了。 

此時，屏風外傳來極輕的腳步聲，她一抬頭，就見她的丫鬟夏荷繞過屏風，進到

內室，先是一福再輕聲說：「姑娘，二少爺過來探望大少爺。」 

葉瑜蹙眉，本想說什麼，可一想到姜岱陽風風火火的個性，攔阻也沒用，便點點

頭。 

不一會兒，姜岱陽進到屋內，空氣中有著淡淡的藥湯味，在他印象中，這間屋子

長年都是這樣的味道。 



「二少爺。」葉瑜朝他一福即直起身。 

他微微點頭，直視著面無表情的葉瑜，她相貌清麗，膚色極白，一雙明眸清淡，

身上亦帶著淡淡藥香，但周身透出明顯的疏離感，擺明不愛親近人。 

這樣一個對世俗之事不在乎，一門心思鑽營醫術，只想治病救人的女子，最後卻

嫁給幾乎足不出戶的大哥？他還是難以相信。 

「大少爺一夜難眠，好不容易入睡，二少爺有事還是待他醒來再說。」葉瑜極輕

的嗓音響起。 

姜岱陽回了神，想到這院子自他有記憶以來一直都是靜悄悄的，下人們凝神屏氣，

走路極輕，就是怕吵到方泓逸。 

「我不會吵他。」他聲音亦輕，靜靜站在床前，看著熟睡的方泓逸。 

當年養母懷胎七月，在前往莊子的路上遇上一輛失控的馬車衝撞，因而受驚早產，

養母也因此折損身子，再難懷孕。 

從小到大矜貴藥材補品不斷，但大哥先天落了病根，身體時好時壞，眼下眼窩微

陷，神色蒼白，就連唇都不見一絲血色。 

年少時的他什麼都想跟大哥比，跟大哥爭，他就是不平，明明大哥整日病歪歪，

可是所有人都圍著他打轉。 

為此他曾經裝病，然而藥湯太苦，鎮日躺著也太難受，他才不再假裝。 

可以說，自從住進方家開始，他就討厭這個大他六歲的大哥，明明是茶行大少爺，

對經商、茶葉都沒興趣，沒病時也只好丹青，每每見他悠哉執筆作畫，再想到呂

芝瑩才豆丁大就跟著養父進進出出的學習一大堆有關茶的事務，他就覺得大哥自

私、沒半點責任心。 

書云，夫乃妻的天，依此下去，身為童養媳的呂芝瑩未來肯定得扛起茶行的重責

大任，讓大哥可以風花雪月的養病畫畫，養父養母沒去要求自己的兒子，反而竭

盡所能的壓榨呂芝瑩，他為她心疼，為她忿忿不平，但這丫頭卻從不放心上，他

也氣極了她的軟弱、不爭氣。 

「二少爺到底想做什麼？大少爺體虛，需要靜養。」 

葉瑜刻意壓低的聲音再次打斷他繁雜的思緒，他的視線離開方泓逸病態的俊顏，

緩緩對上她冷清的明眸。 

重生一回，他總算讀懂她藏在冷眸底下的不以為然。也是，他對大哥的確不算好，

更從未心疼過大哥一絲一毫。 

上一世，每每氣不順，自卑心作怪，覺得被低看，他便會去找呂芝瑩取暖，被她

以學習茶道趕走後，他實在無處可去，便又來這裡窩著。 

大哥總是看他一眼，臉上不見嫌棄，僅吩咐下人備上茶點茶水，當時的他只覺得

大哥是懶得理他，但經歷一世才明白，那是沉默的守護，讓他每每無處可去時，

可以自由在這裡來去。 

葉瑜覺得煩躁，不明白他到底想做什麼，正要再開口趕人，卻見他轉身走出去。 

她對他這過分安靜的詭譎行為不解，頓了一下，還是跟在他身後出了內室，來到

花廳。 



見他一路走到門口，她停下腳步，他卻轉過身來，靜靜的看著她問：「大哥他身

體一直沒有比較好？」 

她柳眉微蹙，這口氣也太過溫和。「尚可，不過天生底子不好，所以天氣一變化，

稍一疏忽，風邪容易入體，另外，他有心病，不喜接觸外人，這一點二少爺應該

是清楚的。」 

「多謝葉姑娘照顧大哥了。」他向她施以一禮。 

她想也沒想的就半側過身避開這個禮，對他這詭異的言行感到有點頭皮發麻，「二

少爺客氣了，醫者仁心，職責所在。」她的聲音仍冷。 

他沉沉的吸了一口長氣，知道她已不耐與他說話，再次點頭，走出屋子，沒注意

到院裡的小廝、丫鬟都是低著頭不敢看他。 

依往例，這炮仗似的二少爺來這裡沒有罵罵咧咧的吼上幾句是不會走人的，

但…… 

靜悄悄的走了？奴僕間訝異的互看彼此，以唇形說著——二少爺吃錯藥了？ 

甭說這些奴才，就連最親近的袁平也覺得不對勁，過去主子心情不好，第一先找

瑩姑娘，在她那裡沒法子撒氣後，就往大少爺這裡來，陰陽怪氣的說些難聽話是

常有的事，不過他剛剛在屋外豎直耳朵，居然半點聲音都沒有！ 

接下來五天，不止柏軒院，就連方家其他院子，還有晨光茶行的掌櫃夥計，都察

覺到說風就是雨的二少爺變了，脾氣變好，對人也客氣多了。 

就不知這種轉變能維持多久？畢竟以前也曾經有過這種破天荒的變化，但最多維

持一天，如今都已五天了。 

姜岱陽知道自己在他人眼中太有主見，桀驁不馴，重活一世，他再回頭看，方知

自己大剌剌，不自覺得罪人，難怪落難後也不曾有人施予援手。 

此時的他站在亭台前，看著柏軒院的花團錦簇，奼紫千紅，再抬頭看著湛藍的天

空，前世的記憶如漲潮般一波波湧上來。 

他任由記憶翻騰，讓那刻在骨血裡的痛與悔在四肢百骸間流竄，任由熾熱的驕陽

刺痛他的雙眸，如此他才能感覺到自己是真正的活著。 

 

 

月明星稀，一輛馬車達達的來到方家側門停下，接著，呂芝瑩主僕下車，進了方

家大院。 

呂芝瑩一去青州五日，眼下返家，已過晚膳。 

她腳步未歇，先去滄水院見養父母，本想告知這五日與該地茶農的交流所得，但

方辰堂大手一揮，「回屋裡吃個飯，好好睡一覺，明日再說。」 

「是啊，我們也累了，妳乖。」 

孫嘉欣親密的用指輕輕戳了呂芝瑩白玉般的額頭，笑著將她轉個身，又叮嚀曉彤、

曉春兩個丫鬟好好侍候主子。 

呂芝瑩的確累了，福身退下。 

曉春提了燈籠，一行人經過垂花門樓，來到典雅精巧的湘南閣。 



進了屋子，呂芝瑩簡單吃了碗麵，讓曉彤服侍洗漱後，穿著一身居家常服軟軟的

靠在軟榻上，看著一本茶經。 

這是她睡前習慣，臉蛋清秀的曉春輕聲走到桌前，拿剪刀剪了燭心，微暗的房間

頓時又明亮起來。 

屋外突然傳來一陣熟悉的腳步聲，隨即聽到守在外頭的曉彤喊了一聲，「二少爺，

姑娘休息了。」 

曉春低頭無聲一嘆，二少爺又來了！ 

繡著纏枝荷花的布簾隨即被掀開，姜岱陽已經快步走進來，但腳步倏地一停，他

唇一抿，看著眼前連接主臥的蝴蝶廳，入目是圓窗下的大茶几，上面置放一整套

茶具及幾款呂芝瑩喜愛的茶品，他知道，只要平日有閒，她就愛坐在那裡烹茶。 

他再透過珠簾間隙望過去，就見到花梨木的六層抽屜櫃，右側有同款的大衣櫃，

居中則是楠木雕花的拔步床，兩旁垂著金邊床帳，然後，他終於看到她—— 

他穿過珠簾，屏息看著半坐臥在臨窗長榻上的呂芝瑩。 

她頭髮沒有梳髮髻，鬆鬆的以髮帶束起，一雙黑白翦水明眸，娥眉輕斂，神情帶

著無奈。 

呂芝瑩見二哥又慣性的闖進來，下意識的坐正身子，然赤裸的小腳半掩在裙襬，

露出一小截如玉的腳趾頭。 

見狀，姜岱陽一時恍惚，腦海閃過片段畫面—— 

「二少爺，姑娘歇息了，還是奴婢先進去通傳一聲，二少爺再進去——」 

「囉唆！滾開！」 

上一世，他就像渾身長滿刺的刺蝟，那是他自以為是的保護色，以為如此就無人

得以窺視他內心的自卑與軟弱。 

一恍隔世，記憶湧現更多。 

呂芝瑩自小就跟著方辰堂學習茶葉相關的大小事，即使有成為茶師的天賦，依然

勤奮好學，骨子裡那股倔強不服輸的韌勁，在在都令養父讚賞不已。 

他見她每日忙碌學習，心疼之餘總想拉著她出去玩，她越是執著認真，他越覺得

她可憐，也擔心她身子受不住，要她不要那麼拚命。 

「二哥，我喜歡茶的所有事物，我做著喜歡的事，你就別再鬧我了，成嗎？」 

還有著嬰兒肥的小姑娘板著一張俏臉，認真的扯回被他拉住的小手。 

當時的他無法理解那些事情又雜又多，她怎麼會喜歡，肯定是被逼的，可後來偏

偏是她這認真到執著的拚勁吸引了他，從此將她刻在心坎上，再也無法拔除。 

此時微風拂來，鼻尖傳來記憶深處久違卻熟悉的淡淡清香，那是屬於她的味道，

在他耍著性子的那些年，她也一年年長大。而今，在外，她內斂沉靜、端莊大方，

只有在親近之人面前才能看到她靈動俏皮的模樣。 

望著她無奈又微嗔的嬌俏模樣，他不由得鼻酸，喉頭更是哽結。 

見他怔忡不言，呂芝瑩在心裡嘆息，男女七歲不同席，大哥在她七歲後就鮮少往

內院來，身體病弱是其一，也是守規矩。而二哥百無顧忌，仗著是青梅竹馬，時

不時就往她屋裡跑。 



她不是沒提過，但他聽而未聞，總是這麼沒有顧忌就闖進來，久而久之，她也不

再說了。 

眼前他這般恍神是怎麼了？「二哥又被爹爹叨念了嗎？」她走向他，會這麼說，

是因為他每每毛躁的往她這裡跑，十有九次是心情不好。 

他深吸口氣，努力平復自己的情緒，卻還是說不出半個字來。 

「忠言逆耳，爹爹是為二哥好。」她親自為他倒了一杯溫茶。 

他接過手，突然有些不自在，他內在已二十多歲，與嬌俏妍麗的十二歲少女同處

一室，沒來由的竟覺得尷尬。 

見他還是沒說話，只是低頭喝了口茶，又喝了一口，頭也未抬。 

這悶葫蘆樣與過去大剌剌的樣子南轅北轍，連兩個丫鬟都忍不住互看一眼，不知

道二少爺又發什麼瘋？前幾天才兇巴巴的將她們趕出屋外，不知道跟姑娘說什麼，

又氣呼呼的衝出去。 

「二哥？」呂芝瑩不由得擔心起來，畢竟五天前，他情不自禁的表白，她擔心個

性衝動的他會一氣之下就離家出走，還特別派名小廝去盯著，好在他沒有做傻事。 

「沒事，只是太久沒見到妳——」姜岱陽聲音低啞。 

「不過五天不見，二少爺的時間跟別人的總是不一樣。」曉春想也沒想就嘀咕出

聲。 

曉彤直接對她使了個眼色，要她收斂點。曉春性子直，仗著主子性子好又護短，

沒過度治人，眼下都敢嗆二少爺了。 

曉春一出口就後悔了，每次都這樣，但她總是管不了自己的口，硬著頭皮等著脾

氣暴躁的二少爺朝她一頓臭罵，沒想到他竟看也沒看自己。 

姜岱陽正深深看著呂芝瑩，努力壓抑那翻騰的心海，不止五天，是生離死別啊。 

「我……我知道妳回來沒多久，累了，我馬上出去，妳好好休息。」他急急說了

話，突然轉身走人。 

曉春、曉彤一愣，視線相交，怎麼回事？每每二少爺見到主子，總是要糾纏一番，

也不管時間對不對，早也好，晚也罷，不是要她泡個茶喝，就是要求她下回去找

哪個茶農，不許甩下他，他也要同去。 

呂芝瑩也覺得二哥行事奇怪，再一想，也許五天前的事，讓他明白兩人不會有任

何結果，若真放手了，也是好事。 

姜岱陽快步出了屋子，仰看星空，深深的做了一個深呼吸。 

袁平提著燈籠看著這幾日特別沉默的主子，杵在一旁，不敢出聲。是他看錯嗎？

主子眼中似有淚光？ 

夜風拂來，帶了點甜蜜的花香味，隱隱的還有點茶香。 

姜岱陽努力壓下眼中濕意，他終於見到她了！ 

隔了一世，重生的這一年，他年僅十六，她十二歲。 

姜岱陽雙手倏地握拳，他一定會一步一步慢慢走進她的心。 

 


